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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诗词的产生过程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六七十年代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据说是写给当时在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处从事机要工作的李原慧。    

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战略方针，要大办民兵师。北京首先响应，成立了首都民兵师、民兵方队。1959年7月，李原慧参加了首都民兵方队军事训练，并参加了建国10周年的庆典检阅。检阅结束后，李原慧兴致勃勃地照了一张全副武装的相片以作纪念。

    次年，毛主席巡视全国，李原慧随行。一天，毛主席同她们聊天，问起李原慧是否参加民兵，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主席又追问“为什么参加民兵？”李原慧想了想答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随即她拿出此前国庆阅兵时拍的照片给主席看。毛主席仔细端详照片，微笑着说：“好啊！是应该训练，既能文又能武。”并若有所思地索要了这张照片。

    1961年2月，毛主席回到中南海，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为女民兵题照》诗词，并将之赠送给了李原慧，“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此后，这首诗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尚潮流。

【历史见证】
朱镕基考察黄骅港

寿  彭
1993年11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的陪同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飞扬的雪花来到渤海湾畔的黄骅港。

    正在兴建中的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第二大通道。这项工程是经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的跨世纪的特大项目，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加强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湾地区的开放和开发。……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西煤东运新铁路通道、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近十多年来，河北省和沧州地方政府为黄骅港的建设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后修通了沧州至黄骅港的93公里地方准轨铁路和专用公路，已建成两个3000吨级码头，抛筑了长达6420米的海上导堤，为大港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依托条件和施工条件。

    朱镕基副总理在现场实地察看了建港的位置，详细询问了地质勘探、泥沙淤积、潮汐波浪、环境保护等情况，以及解决泥沙、港口平面布置、建设方案等技术问题，有关同志都一一作了详尽的汇报和解答。

    朱镕基副总理说，神（木）黄（骅港）工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项目。神木煤田蕴藏量大，煤质好、发热量高，埋藏浅、易开采。这么好的煤，要开采出来，关键在运输。所以神黄工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到2000年，如果达到6000万吨产量的话，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最大的能源港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搞成，一定要搞好。

    在谈到工程所需资金时，朱副总理说，由于项目很大，资金需要很多，要充分估计项目的难度，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规划，认真实施，首先要考虑资金怎样筹措。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把董事会建立起来，参加董事会的是干实事的，不是挂名的人。没有指挥机构，这么大的工程怎么搞？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建设起来，这是正道。

    他还高兴地说，今天看到黄骅港，确实感到河北省、沧州市对港口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为加快港口建设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果都像河北这样，工程就大有希望了。

    他勉励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搞好。并用坚定的语气说，国务院一定大力支持这个项目。

    当李瑞昌市长汇报黄骅港城区人口规划在20万人时，朱镕基副总理指示说，规划可以这样做，人口不要增加太快。不要放手招兵买马，人越少越好。人越少标准就越高，还是根据建设的需要，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能为港口建设服务。

    朱镕基副总理结束了考察，离开黄骅港。他在这里虽然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那不畏风雪严寒，对工作严谨务实的精神，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单位：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刊专稿】

编者的话：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矗立在我市沿海的彪炳史册、造福万代的黄骅大港，凝聚着我市前后多届领导班子坚持不懈、奋斗拼搏的心血，更是成千上万建港人艰苦卓绝、无私奉献的结果。是他们公而忘私、港而为家，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玉汝于成，是他们“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步步推进了大港建设，还是他们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满腔赤诚镌刻在辉煌的历史丰碑上。
黄骅港务局原副局长王秀清，是大港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在下面刊发的文章中，他以深情的笔触、生动的事例、感人的细节，客观翔实地记叙了建港初期测量工作创业维艰的过程，袒现了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股无畏无私的革命劲头。温故而鉴今，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所倡导的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和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爱沧州、做贡献、干成事、出亮点”活动的今天，读来令人垂泪，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大有教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部中共党史，既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奋斗史，又是克勤克俭、艰苦创业的清廉史。正如方志敏烈士在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的《清贫》中坦言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就是一切共产党人的廉政宣言，也是党的所有干部的创业誓词！
回忆建港初期测量工作的日日夜夜

王秀清

我是1983年3月11日由黄骅县调来建港指挥部。此前两个多月我就接到了通知，一直拖着，我是真不愿意上这来。对这块地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1965年筹建现在的冯家堡水产养殖中心，那时叫养殖场，我来管财务，只呆了半年，就要求调走了。吃咸水，拉肚子，路又难走，没菜吃。空旷、风大，那时没有开虾池，都是盐碱地，春天风卷着黄土对面不见人，生存条件太艰苦，赶上连雨天闹急病都出不来村。我也向上头发难，强调老婆病孩子小，近期去不了。就这么拖着不动，可能是有春节隔着，一连拖了两个多月。一天，黄骅县海堡区工委书记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还在强调理由。他说县委邓书记找他了，要我马上去，不然就处分我。总不能闹个处分吧，就这样被逼来了。
来到后一看，什么也没有，就是新村乡政府给了两间房，几个人就那么挤着，上级若来人或专家技术人员来了还得让给他们，我们这些人只能找个地方整宿整宿打扑克，有时客人们也不得不如此。水还是咸的，菜依然很少，路照样难走。有些外地的技术人员在这里呆上几天叫苦不迭，说这个地方别说还干活，能呆着就了不得。在这里吃粮吃菜都是由沧州运来，断菜是经常的事。冬天还有虾酱吃，夏天虾酱放不住，有时候就馒头蘸酱油，还有一次竟断了粮。我赶紧打电话让后方指挥部转天早点送粮到靶场，我们再找新村的拖拉机拉回来。
到建港后，我在前方指挥部工作。那时指挥部分前后方，指挥们在后方，前方王玉舟同志负责，叫前方指挥部主任，我给他当副手。起初就我们两个带着一些人在前方工作，到1984年下半年组建测量队我去当队长才分开。1986年组建港务监督站，就是现海事局的前身，我任站长。

谈起建港，我敬佩当时沧州地区领导的决心和毅力，因为这个地方国家有建港禁区的定论。在这建港河北省的专家和省交通厅的领导都一致反对，地委和行署领导不信这个“本本论”，一步一步地加大推进力度。为打破禁区论，组建了测量队，用翔实资料来证实大口河能够建港。建设1000吨级码头，在国家港口中占有位置，使沧州打进了港口系统，提高了沧州乃至河北在港口界的知名度，同时也促进了省领导建港的信心。建设3000吨级河口码头是我们争取大港落户的重要条件，在大港比选中必有的一项。在陆地修建了石港公路沧州段，水上陆上都为争取大港创造了有力条件。
黄骅港建设的第一功臣——许景新  许景新是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的老所长、沧州建港的顾问。是他挑战并打破了黄骅海域建港禁区的定论，使大口河取得了建港的资格，这才加入到西煤东运出海港的比选行列，并最后成功获选。没有许景新所长扎实的工作，黄骅港乃至渤海新区就没有今天。

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南科院和苏联专家对黄骅海域定论为建港禁区，理由是受黄河泥沙的影响，回淤太大，不能建港。许景新认为禁区的定论是30年前做出的，30年来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黄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黄河了，没有那么大的水，也没有那么多的沙了。黄河口的烂泥滩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另外大口河和天津港相距30多海里，天津能行黄骅港为什么就不行？
 1984年5月7日，年过花甲的老所长带着一批科技人员乘着小渔船，由大口河出发，进行海上观测和泥样采集，一直到黄河口。在海上漂泊了十来天，取了1000多个泥样的化验数据。数据出来以后，老所长高兴得指出黄河泥沙影响范围到不了黄骅港。但是要推翻禁区论还需大量的较长时间的水文气象资料。长期聘请测量队来测取资料需要一大笔费用，当时的沧州行署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地区领导也没有了办法。许所长建议自己组建测量队，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钱来完成这个大项目。
测量队于1984年7月20日组建，人员上午报到，下午许所长就带着人们登船出海勘察地形。在购买的仪器设备未到的情况下，他出面向水科所等单位去借用。测量队的人员除3名复员军人在部队干过勘测工作外，其他人员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大学生，很多是初高中学生，此前都没有见过测量仪器，更不用说操作了。许所长亲自编写教材，聘请有关技术人员来授课，并手把手地教给人们实际操作。为抢时间，在我们刚刚能操作以后，老所长带着我们布设测绘控制点，在泥泞的海滩和河沿上跋涉，整天跟着跋泥滩，遇到软泥陷下去拔不出腿来。劝他不要去，他不肯，恐怕我们搞得不精细，我们只得两个人架着他跋涉。夏天太阳烤的盐碱滩烫脚，在泥地出来后没法穿鞋，老所长还幽默地说他老皮不怕烫。外出测量我们每人背一行军壶，大热天一天就这一壶水，我们常给老所长多带一壶，但是他一口也不肯多喝，说年轻人比他更渴，年轻人应该多喝。60多岁的老人这种吃苦耐劳的作风、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技术上提高很快，不久就能独立完成各项测量任务。
自建队以来到1985年底，1年零5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按年365天计算）。完成了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多种要求的测量，取得了翔实的资料，证明黄骅港海域的泥沙是本地泥沙就地移动，彻底推翻了禁区的定论，奠定了黄骅港建设的坚实基础。许景新同志功不可没。

王玉舟——一千吨码头立首功  一千吨码头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举措，需要沧州自己拿钱来建。1983年末地区做出建码头的决定，计划1984年初春在开海之前先在海滩的潮间带上修筑起一道围埝，挡住潮水，开辟出一片修建码头设施的场地。这是一千吨码头的前期工程，行署挤出了20万元来搞这项工程。找施工队，黄骅水利局报价42万元，其他队报价相差无几，甚至还高。请再增拨费用，行署说一点儿也多拿不出来了。找了多少个施工单位都说相差一半，没人敢承担。这个活开海前完不成一拖就要一年，指挥们犯愁，我们也着急，都愁都急也没办法。这时王玉舟同志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组织干的设想，经过详细计算周密安排，他果断地承担下了这项任务，决心带领我们干成干好这项重点工程。
任务接下了，困难是多方面的。这时离农历二月的天文大潮日只有10多天的时间，实行农业责任制后，组织民工又较困难。直到3月16日，民工才基本到齐，这时距天文大潮日农历二月十五只有一天，要是潮水淹了工地，一切都泡汤，很可能要等第二年的初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可越怕的事越发生，3月18日（农历二月十六），刮起了六到七级的东北风，天文大潮加大风，浪头涌着冰块小山似的“咔咔”地吼叫着向岸滩扑来。陆地的人们哪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推着小车就跑，边跑边喊“海啸来啦，快跑哇！”有的连工具都扔了。这时我和杨文祥正在现场，见此情景真是急涨了眼珠子。当时和文祥同志说，我俩分头迎民工回去抢险，告诉他们这不是海啸，不要怕，潮水没有人跑得快，赶紧回去打小埝挡住潮水，要不就前功尽弃。我们俩迎着人流边跑边喊，我说:我是海堡上的人，开海大潮没有什么危险，潮水没人跑得快，潮水到了脚下再跑也没问题，大家赶紧回去抢修小埝，挡住潮水不成问题。见有人迎着向回跑，人们也就很快稳定下来。我们赶紧让带工的领导组织人抢修险工险段。最严重的是许官公社的工段，1150米工程还有三分之一是空白，一锨土没有。此时潮水已经到了围堤埝的边上了，情急之下我从民工手里夺过一张锨来，拉着带工的队长奔向围埝，民工们也紧随而来。经过二至三小时的抢险突击，终于将潮水挡在了施工区外。这一个潮退了，下一个潮水将会更大，只能连夜进行加高加固。王玉舟同志组织全体建港人员同民工一起干了一夜。2月的天气，夜间还是零下几度，干起活来一身汗，一停下来就冻得打颤，我们和民工们一块儿干，一块儿在工地上顶着。一直到21日，民工休息了，我们还带着赵景明、郗东升等几个新来的大学生在围堤上巡视，检查有没有险情。耳朵冻了，脸肿了，潮水被战胜，为完成任务打好了基础。40来天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绕围埝走两遍。上午一圈，下午一圈，50多里路，监查施工质量，每天工作都在13～14小时。

整个工程就聘用了4个技术员，我们前方指挥部的五六个人，既当后勤人员又当技术员，缺什么人我们都去顶，什么活都干。为节约开支精打细算，打断面用的1000多条木桩，我们自己拿劈材做。夯土用的羊角碾到处去借，化验用具也去各处求援。4月13日围埝胜利竣工。动土15万多立方，（夯实后土方13.177万立方），最后结算总费用18万多元，拨付的20万元还剩1万多元。王玉舟为黄骅港的建设立了头功，受到地委的记功表彰。后来孙华峰同志专门来前方传达地区领导对我们的表彰和奖励，每人奖励一个8元钱的提兜。

测量队的几件事  要推翻建港禁区的定论，必须要用现实的科学数据说话。要证实黄河泥沙现在已经影响不到大口河海域，就必须要取得较长时间的实测资料。但这需一笔巨大的开支，请人来测量，沧州地区花不起钱。根据许景新同志建议，组建了自己的测量队，并任命我当队长。这可真叫我哭笑不得，因我一没学过测量，二没干过这活儿，根本不懂行。不管你怎么说，领导上就是让你干，不干不行。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干看吧。白手起家，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一切都得从基础开始，并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门外汉。好在许景新同志做指导，天科所支持，很快将国内能买到的测量、化验仪器设备搜罗齐了，需进口的测深仪也请天科所帮助办理了，但暂时不能到货。天科所很慷慨，把他们的借给暂用。人员各处搜罗，从沧州抽调来在部队曾干测量的闫慕刚当副队长，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从农村招来十来个人，其中有3个复员军人，在部队干过测量，成了宝贝。其余是刚毕业的初高中生。7月20日上午报到，下午许所长就带着出海看地形熟悉情况。

新组建起来测量队所面对的是“一大、一紧、一少”的形势。“一大”是工作量大任务重。那时还没有卫星定位，是用经纬仪定位，水准仪测高程。港区内没有较精确的控制点，需从外引入到港区内，然后建起一套控制系统。测量航道需设立导标，沿河两岸还要埋设断面测量的标石，这些都是需要做的基础工作。二是时间紧。要在大港比选前拿出有说服力的资料来打破建港禁区的定论。要做多次全潮试验，大风后泥沙追测，直到1985年的任务都排得满满的。三是钱少。行署拿不出太多的钱来，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叫做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所以测量队与生俱来就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测量队在花钱方面是相当算计的，但是在购买设备上不吝啬。测深仪要当时较先进的，从日本进口；流速、流向仪是国内最先进的；经纬仪、水准仪也是国内最好的，其他方面我们真是一分钱掰开花了。设立导航标，也叫叠标，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在海滩建4座导标，如找相关施工单位来实施，要几万元。我提出改为简易型导标，因是一种临时性质的，只为测量专用。由我自己设计，请南排河船厂制造，带领测量人员自己施工，只用了3000多元就建成了。海上测量离不开船，当时来不及造船，租船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每天一条船租金300～700元上下。基本上每天都要出海，至少要常年租用一条，测全潮要租三四条，多的时候七八条。为减少租费，我们买了两只废船拆下来的人工浆救生艇，把其中的一只改装成机动艇，新村船厂不愿给改，我自己动手，买来挂桨机、195柴油机，自己把它改装成小机船，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一条船的租金，而且在内航道测量时更灵便好用。
测全潮是一项较大项目。测全潮分横向和纵向，横向就是在同一水位上设几个点，也叫垂线；纵向就是在航道不同的水深线上设多个点。每个点有一组人员，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海潮的流速、流向，要分层测，1米深、2米深、3米深……每米一测，测量这些地方的水文数据是什么情况，测取每个潮段高低潮的精确时间。现在国家使用的潮汐表中，黄骅港潮汐就是依我们测量的数据制作的。在测量流速和流向的同时，还要分水层的取泥沙水样，这是确定回淤情况的重要资料。每次都要取上千瓶水样。这是一项要连续作业很辛苦的活。我们队人少，天科所的专家们确定每次就做一个13小时的全潮，就是一潮一落。这样人不至于太疲惫。做一次全潮一般要设3～6个站，多的要设8～9个站。为减少支出，我们提议把13小时全潮改为25小时全潮，也就是把两个全潮一气做下来，既节约了时间又降低了费用，并且测量效果更确切。因为我们这带海域是不规则半日潮，就是一天24小时内两潮。两潮的时间和潮位不是一样的，一潮一落所反映的情况是有一定差别的，还是25小时精确。专家们当然高兴了，只是我们自讨了苦吃，说是25小时全潮，实际工作时间要30多个小时的连续作业。究竟做了多少个全潮，我现在无法确定，我查到了组队后刚开始做全潮的工作布置，1984年9月20日至29日不足10天的时间，做了两纵两横4次全潮，这可能是最集中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做的不会少。同志们真是辛苦了。租船费用差不多要比原计划降低一半。控制点和水准点用的水泥墩，我们自己设计出模具，自己动手浇铸；测水深用的水砣也是自己买铅来熔化自己铸造。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东西，我们决不多花一分钱。正是因为这样，测量队用钱上级从未驳过，也未拖过。

任务大时间紧怎么办？只能使用当时那个年代通行的法，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现在这个话听起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刺耳朵，但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喊的最响的口号。近30年前的建港指挥部测量队也不是空喊，首先就建立起一种吃苦的信念、奉献拼搏的精神。在海滩上立导标，打水泥基础，石子、水泥和淡水都是靠人背进去的，上千斤的铁架子也是十几个人一步一步地抬进去的。特别是漳卫新河和宣惠河分界处的三角嘴上的导标，是在淤泥里建起来的，清除多半米的软泥打基础，船靠不上，人们背着石子、水泥只能爬行。爬行也下沉，后来想了个法子，用木板垫起了一条滑道，把石子、沙子、水泥等东西放在滑道上，人在泥里爬，拉着物资在滑道上滑着行进，就这种干法打起了基础，立起了导标。
陆地测量全靠两条腿跑，当时没有车，有车也用不上。搞控制点和水准点，附近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立的等级点，要从关家堡和狼坨子西的两个点上引过来，而且要测一个闭合，也就是测过去还要测回来，误差要在规定范围内。我们的人员抱着仪器、扛着塔尺一步一步丈量，大夏天气温30多度就在露天晒着，人人的脸上都是黝黑铮亮。在建港指挥部找测量队的人不用问，一看摸样就知道。当时有一种鞋油叫“黑又亮”，大家说我们要是给它做个广告准能挣大钱。
沿河两岸滩涂测量，既有干地又有淤泥，跑塔尺的队员只能光着双脚跑路，一会儿到泥里边，一会儿又到滩上，夏天滩涂晒得烫脚，一天下来双脚又红又肿，都不敢再穿鞋，就这样还是咬着牙坚持天天干，没有人请假、退缩。任务重时间紧，只能减少休息时间，延长工作时间来解决。每天天一亮就出发，看不清了后才回来。吃凉馒头喝冷水，就着一点儿咸菜，要命的是冷水不管够，每人背一个军用水壶，要用一天，夏天出汗又多，海滩荒野没处找水，只能渴着，每天回来嗓子都在冒烟，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抱怨。
测大港港址，就是现在神华码头的这块区域，在零位水深线以上，设计码头需这一段的地形图。这一段涨潮有水，落潮很大部分露出泥地，有水的地方也只有几十公分，用船板测上不去。只得靠人工来测，就是在岸上立杆，标示导向，人们拿着水准仪和标尺，标着导向标的方位，用皮尺量长度，追着退减的潮水，一步一步地向东推水准。直追到涨潮开始，再随着潮水回岸。每天要有七八个小时泡在海水里，跋涉在泥泞中。上岸以后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坐着的劲头都没有了。刚好岸上有一块沙滩，被太阳晒得要有五六十度，这时谁也顾不得是热还是烫，一上来就躺在上边。有一天大学生郭喜双（现在海事局任办公室主任）突然诗兴大发：“啊！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这就是无比的幸福！”他这一喊，差点儿让我掉下泪来。多么好的年轻人啊！我真是又激动又自豪。

陆地测量大多是提前吃早饭走，太阳落山前能够回来，一般11～12个小时。海上测量时两头都见不到太阳，因为是经纬仪交汇定位，靠人眼观测，在船上立一面大大的黑旗做目标，10公里海外目标一般情况下很难观察到。最好的时候是太阳欲出未出和欲落没落的这两段时间。这一来，夏天夜间凌晨一点多、两点来钟就得动身（根据测距远近定），回来时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一天工作18～19个小时。本该干一半的时间，只测日出或是日落，为了赶任务，我们就坚持由日出测到日落。其间视线好时测远处，视线差时测近处，尽量把时间都利用起来。
这么长时间的观测，两测站的同志很苦，一个在龙王庙，一个在老狼坨的废墟上，无遮无挡，只能任凭风吹日晒，还要加上雨淋。夏天气候变化无常，天下着雨也要出去，各自都到岗上等着，因为雨后天一放晴的时候是视线最好的时机，我们决不放过。两测站的组长姬新华和高福恒两同志，各带着两名队员，在空旷的荒野中，只能任凭风吹雨打，耐心地等着老天放晴的那一刻。观测水尺的人员也和他们一样栉风沐雨。这种测量我们叫做水深测量，实际是海底的地形测量。港区海上陆上的地形图基本上都是我们测量的，12公里以外是请海军海测大队帮助搞的（因为在岸上用眼观测不到了）。这种测量的滋味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做全潮和水文观测要比这个还苦。1985年8月，计划要做一次大风情况下的潮位观测，就选定了这一年9号台风影响到北部海域的时机。从16日到19日做一次连续54小时的大风潮位观测。测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进行了动员。我对全队下了死命令，各测站只要还有一个人喘气，就不许缺测一次数据，丢掉一个数字，谁缺了就处分谁。16日下午3点左右开始出发，共4个测站。海里一个，在河口向外6公里的地方。船锚泊在挖泥试验的试坑里，我带着两个不太晕船的队员在船上；河口一个；宣惠河大浪淀闸下游几公里一个；漳卫新河在海丰水产码头附近一个。4个站只有船上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他站基本是在露天地里。到站后不久风就开始增大，雨也随着下个不停。到17日晚上风力增大到11级。我们队的气象站记录到的是11级，而瞬时的实际超过12级。大风掀起了大浪，船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好几个人“哇哇”地吐，站不住立不稳，趴着进行测试。就在风力最大的时候，海丰站在对讲机里报告，风太大，潮太高，流太急，把水尺冲走了。我说赶紧打新水尺，把水位高程点接上，不能耽误下一个时间的测试。回答说太危险了。我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别人帮不上你们，要想法保证安全，还不能中断观测。他们组3个人，人拽着人下到河里把水尺打好，没有影响观测。
17日前半夜前后，海丰组又报告说，穿的棉大衣都湿透了，三人冻得直磕牙，实在受不了了。我问他们雨衣干嘛了，他们说就是穿着雨衣湿透的，十一二级的大风加大雨大潮，是三碰头的强风暴潮，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还要干活，能湿不透吗？夏天冻人更厉害，这方面我有过亲身经历。不过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办法，只有鼓励他们坚持，决不能泄气。于是我狠着心说，你们还在喘气吗？只要还喘气就不能丢一个数据，谁丢了就拿谁是问！他说了声“坚持吧”把机关掉。死令下了，我的心可滚起来，船在浪中滚，人在船上滚，心在胸中滚，一直滚到19日下午4点，我把他们接回来为止。整整3天，72小时的时间，再见到我们这些同事们，真是让人心碎：一个个面色灰暗，两眼呆滞，疲惫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太狠了。不过这次资料是格外珍贵的，11～12级的大风，4.96米的大潮，天津港被淹，这对大港的定址、港口设计都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再讲一件测冰的事。参加神木煤下海港址比选，黄骅港没有供施工船作基地的码头，成为竞争中的一大缺陷，为此行署决定建设3000吨级河口码头。测量队的工作量又在加码。经过拼抢，设计单位所需的大部份资料都按时完成了，就缺一项冰情外沿线的资料，就是冬季海冰冻到什么地方，距岸多远。怎么测呢？想从天津港租船来测，因为冬天大河口结冰出不去船了，从天津租小船出不了海，租大船，我们这水浅靠不近冰区。用船测不了，冰情又是影响航道的重要因素，必须要有实测资料。这可急坏了指挥部领导，也让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犯了愁。
1985年11月，指挥部与渤海石油联系到了用他们的直升飞机进行航测。这种测法精度可能差些，但也只有这样了。总算是有法解决了，我们都挺高兴。测量队副队长闫慕刚对我说：“王队长，你没坐过飞机吧？航测你去吧！”我说“还是你去过过飞机瘾吧”，他说他晕飞机，我说：“那就我去，不过等过了春节咱再测”。“为什么？”“因为过了春节我就40岁了。我们老家的风俗40岁死了不算少亡，就能进祖坟了。”“你说的太吓人了。”“不是吓人，我遇的事挺多了，坐汽车就不用说了，坐火车两车还对头跑到一条线上，差一点就撞上，幸亏两边司机都提前发现急刹车。在船上6级风掉进过海里，就是没有上过天。我自己有个规定，40岁以前不坐飞机，就别违犯规定了”。说来也巧，就在12月份，说是渤海石油的飞机掉下两架来，被禁飞了。我真是暗自庆幸。可是测冰的计划也泡汤了，指挥们急得不得了。总工程师宁植更是如坐针毡，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1986年元旦过后，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负责大口河冰情项目的王安龙和陈云飞两位工程师，来到黄骅建港指挥部。因为是他俩的项目，也很着急，测不了一等就是一年，大港比选等不得。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俩要是有胆量，跟我去冒一回险，咱从冰上走着去，可是出了事别后悔。他俩倒挺痛快：“咱就去一回！”于是开始了准备工作。测冰外沿线需要定位，要去一名经纬仪观测员，这是个危险活，叫谁去呢？最年轻的是王世彬，又是我侄子，他不去别人可能会攀，那就上阵父子兵吧！各自分别准备，我借了一双翻毛大头靴子和皮帽子，两双厚袜子，从头到脚都进行了武装。1月11日早上我反复检查完准备工作，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房子抽屉里，留给领导，说我们去冒险测冰外沿线，如有不测请照顾一下我们的父母和子女。吃完早饭，带着王安龙、陈云飞和王世彬，扛着仪器拿着工具出发了。
走了十来里路到达大口河口，大家都感到很累，我没让休息，要向前赶时间。我在前边探着路，从冰上横穿过大口河上了龙王庙，王世彬在测绘点上架好经纬仪，和陈云飞做好跟踪测量的准备。我拿着测量花杆，沿着航道的走向，向大海的深处走去。王安龙拿着照相机紧紧跟着，不时地拍照着大风把冰块堆积成的一排排小山。这些冰山高的有五六米，低的也有两三米，我们只得一座座的向前翻爬。越向大海深处冰山越高，好不容易爬出了冰山，向前看一片断裂冰面，就是由冰块拼成的冰面，再向前看清彻的海水碧波荡漾。啊！我们看到外沿线了！我们的心激动起来，真想不到大口河还有这么清彻的海水。“走！向水边靠近！”我招呼王安龙，试着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安龙，你离我稍远点儿，我要是掉进去了，你看着能救就救，不能救赶紧返回，不能两个人都留在这儿。”“你一定小心点儿。”我俩一前一后探索着行进，尽量避开大的冰缝，选择凸起一点儿的冰块落脚。
越往深处冰越透明，越让人心颤，脚步也就越慢。好不容易接近了边沿，我用力踹了踹脚下的冰，挺结实，就试着靠近了水边，把花杆插入水中，花杆没够着底，我又向下探了探胳膊仍没够着底，王安龙赶紧用相机拍下了探测的动作。抓紧定位，我把花杆举起来，岸上的两人没有反应，又把棉帽子顶在花杆上使劲摇晃，岸上仍没有按规定信号回答。看来他们看不到我俩。没办法往回返吧。我只得又回到冰山站在高处。只见岸上的俩人蹦了起来，边跳边抡胳膊，看来他俩激动极了。我高举着帽子又向水边走去，见岸上停止挥手时，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我了，就向冰峰低的地方绕一绕，就这样在岸上的追踪下又回到了水边。第一个测点很快测完了。
岸上要把仪器挪向第二个测点，因为是三角交汇定位，只带了一台仪器。这时我发现海水已经退潮了。不好！被潮水推紧的冰块会随落潮散开，那我们就要随冰块漂向东去了。这时恨自己怎么没注意时间，用时太长了，赶紧回撤。不行！都到这个时候了，可不能功亏一篑。我望了望王安龙，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倒挺安然，看来他没有意识到当前的险境。无论如何也要测完再走。我下定了决心。又嫌岸上太慢，又怕他们抓不到目标。还好，终于等来了测量完毕的信号。
我转身就走，招呼王安龙一定跟紧我。这时冰缝已经开裂，冰块已经游动，我告诉王安龙选大的冰块踩，不要停顿，不要拍照，加快速度赶紧上岸。走过断裂的冰面，爬上了冰山，我的心稳定下来了，因为冰山再难走，没有掉进海底的危险了。翻过一排排冰山，上了龙王庙，看到世彬激动得眼睛上挂着泪珠，陈云飞说刚才看不到你们的那会儿，世彬哭起来了，说你们准出事了。我说看来你们比俺俩还紧张呀！现在记不清是下午几点回到的指挥部，回来后就立即计算出海冰外沿线的经纬度，交给指挥部领导时，指挥们高兴极了，不停地说“可解决了，可解决了”。总工宁植拉着我的手说：“奇迹！奇迹！人家是坐着船下海，你们是穿着鞋踏海呀！了不得，了不得！”任务完成了，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

时隔6年后，《河北日报》记者来黄骅港采访，在《河北日报》第二版开辟了“黄骅港建设者礼赞“专栏。1992年11月12日以《人们心中的丰碑》的标题，记述了这次外沿线测冰，并配发了我扶杆定位时王安龙拍的照片。《沧州日报》也予以了转载。

（作者系黄骅港务局原副局长）
【信息窗】

    市委书记焦彦龙来我室看望党史干部   2月25日上午，市委书记焦彦龙来市委党史研究室看望党史干部。焦书记指出，今天来党史研究室主要是看望大家。党史研究室是个兵强马壮的部门。沧州建党历史比较悠久，可研究的课题、问题比较多。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要立足于沿海强市、和谐沧州建设，注重研究成功经验和规律，开拓创新、多出成果，为建设沿海强市做出新的贡献。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沧州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县（市、区）长、政协主席、武装部、县（市、区）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华北油田

联系人：杜玉杰  郭爱伶        编办室电话：2160367  2160227

电子信箱：jzcz216036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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